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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初一，我携家人到电影院观看《第二
十条》。这是一部由张艺谋导演的现实主义
喜剧电影。影片围绕“正当防卫”案件展开，
准确地阐释有关法律的涵义及执法问题，弘
扬“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理念，捍卫公平正义，
可以说是主旋律宣传的重大主题与重要题
材。但影片不仅仅是“正当防卫”法律条文阐
释，还有更丰富的内涵，能够引起人们多角
度的思考。

《第二十条》主要讲述挂职检察官韩明遭
遇的三个故事，或者说三条线索。一是，他的
儿子高中生韩雨辰看到同学被霸凌，没有胆
怯躲事，而是挺身而出，帮助了弱势的同学，
可是却被教导主任的儿子诬告而被拘留。二
是，公交车司机张贵生看到女乘客受侮，尽管
年龄、体能处于劣势，仍勇敢上前，阻止歹徒，
可是却因防卫过当而被判刑。三是，为了给
女儿治病而借高利贷的王永强，因防卫过当
而被捕入狱。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规定了
正当防卫的概念和法律后果。正当防卫是指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

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
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如果对
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这种行为属于正当防
卫，不负刑事责任。我国1979年刑法就规定
了正当防卫制度。1997 年，我国刑法对正当
防卫制度进行了修改完善，放宽了防卫限度
的条件，但在一段时期内适用得较少。由于
涉及正当防卫的案件事实、证据比较复杂，相
当部分的案件缺少证据，加上“死者为大”“谁
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习俗等因素，使
得检察官按照“第二十条”办案困难重重。

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案件，涉及各种
群体以及诸多问题，影片没有回避，而是把

“激活第二十条”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和家庭
矛盾以及人物的感情纠葛之中。主角韩明作
为办案的主检察官，面临各种“中年危机”，妻
子因与涉案人员家长冲突而被拘留，搭档被
上级误解而被停职，更是雪上加霜。揭示“激
活第二十条”不能仅仅停留于司法解释，而是
一个坚定社会公平正义、坚持依法治国的曲
折过程。影片塑造的检察官群像，是新时代
检察队伍的一个缩影，在他们身上有“为大局

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坚定信念，
也有普通人的七情六欲和生活难题，从而多
侧面展示出影片内容的丰富性。

在艺术处理上，故事情节紧凑，桥段设置
精当，对话风趣幽默。故事线条相互交织，脉
络清晰。背景精心铺垫，合理设计悬念，既有
激烈冲突，又有风平浪静。除了艺术构造，演
员在影片中也是实力绽放。如饰演韩明的雷
佳音，在事业和生活中都屡遭挫折，但在斗争
中终于走出“憋屈”，所诠释的检察官对他是
一次全新突破。高叶饰演的女检察官吕玲
玲 ，具有敢斗敢拼，永不放弃的轴劲儿和韧
劲儿，成为新时代司法工作者正义形象的真
实写照。

从电影院走出来，我与儿子讨论影片的
不足之处。如影片为了营造气氛而制造过多
笑点，浪费了一些时间，以致最后对故事的结
局匆匆煞尾，这对观众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十条》在春节档放映，给观众带来
会意的笑声。但它不仅仅是贺岁片，更是一
部主题严肃的法治教育和人生励志片，而且
后者的影响力会更远更持久。

站在安宁寺的门口，我小心翼翼地问自己：安宁寺一直都在这里
吗？经历那么多次的崩塌和重建，有多少往日痕迹可寻？

安宁寺最近的一次拆毁，即 1956 年，寺内物品仍有迹可循，其中
最重要的物品——镇寺古钟，先是被运到了龙岸镇的龙平小学，用它
低沉而悠远的声音提醒师生上课和下课。20世纪80年代成立罗城仫
佬族自治县时，又被运往县城，见证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成立。这
一口镇寺古钟，系广西现存的为数不多的明代古铁钟之一。它最终
被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博物馆收藏于馆内，这于它而言亦不失为一个
好的归宿。只是从此之后，安宁寺的上空再也没有回荡起它的钟声。

除了镇寺古钟，那些尚有使用价值的砖瓦、木料，则用于建设龙
岸粮所、供销社。巧合的是，我家长辈曾供职于龙岸供销社，小时候
我常穿行其中，只是那时我并不知道，头顶上的某根木头某块砖瓦竟
来自一座名叫安宁寺的庙宇。在很长的一段岁月里，我在它们的注
视下玩耍、成长，然后离开家乡。那些头顶上的砖瓦、木头，之前在安
宁寺的殿堂，后来混杂在供销社的屋顶、墙体、屋檐，眼皮底下穿行的
尽是买油买盐买酱买醋的人。寺庙的香火和人间的烟火有什么不一
样？在寺庙内上香和在供销社抢购的同一个人又有什么分别？在屋
檐下玩耍的孩童，和后来漂泊数百公里之外的中年人，是同一个人
吗？若有机会，我一定会问问那些来自安宁寺的砖瓦和木头。

我端详着眼前的这座寺庙，举起手机，试图把一个完整的安宁寺
拍下来。我拍寺庙的全景，拍门头上的双龙戏珠，拍门前两根坚固石
柱，拍门两侧的对联，拍庙里面的一尊尊雕像，一块块石碑，一块块石
板，拍看起来很普通的一棵树。久远的和现代的，坚固的和易碎的，
都需要被记取。但是我显然已错过了，我只能努力寻找它们留下的
一些印记和尘埃，努力寻找那些回荡在时空之上的微弱声响。

去安宁寺是我一直以来心里的想法，这次是我和几位罗城文友，
在两位老人的引领下抵达安宁寺的。两位老人是土生土长的夏珠村
人，一位姓覃，另一位姓黎，都做过老师，退休后回到村里安度晚年。
当我们在村里转，其中的一位文友看到一座房子的四周摆满了各种
漂亮的盆景，立即笃定地说，这就是覃老师家了。覃老师喜欢从附近
的山野找来形态各异的树根和异草，退休后把家里拾掇成了一个小
花园。而黎老师，退休前是位美术老师，安宁寺现有好几十尊栩栩如
生的塑像，就是他在漫长的时间里，一点点打磨，一点点勾画出来的。

在前往安宁寺的路上，我们没遇到几个人，特别是年轻人。这里
跟其他乡村一样，年轻人都涌进了城市。他们的脚步汇入城市的人
潮，学会了在城市的道路上奔跑，越跑越快，直到停不下来。大家都
往外走，都被裹挟在时代的洪流中，只有像覃老师和黎老师这样的老
人，才不缓不急地走在村里，陪我们静静地走在通往安宁寺的路上。
幸运的是，历经数百年风雨，安宁寺仍然安静地屹立在夏珠村河畔，
等大家千帆过尽历经热闹和清冷后，回来。

小时候，我对时间没有概念，只有当母亲
把红薯放进草木灰里，我才兴奋喊着：“冬天
来了，有红薯吃了！”

天气渐凉，母亲把地里收来的红薯放户
外晒几天，让红薯脱些水分，表皮有些皱巴巴
的，就转移到储藏室里。这个储藏室，平时堆
木柴，放农具，冬天则专司存放红薯。先铺一
层厚厚的草木灰，再把红薯一个个码上去，又
放上草木灰，如此反复，像码砖砌墙，不一会
就填满了储藏室。

天还不亮，母亲就起床了，开始一天的忙
碌。先煮猪食。猪食的锅巨大，直径一米
多。大火烧水，加木薯粉，细细地切红薯藤，
一咕噜倒进热气腾腾的锅里，用木棍搅拌。
柴火烧尽，灶膛剩下一堆热乎乎的草木灰。
母亲从储藏室扒出十多个红薯，丢进热草木
灰里，再用火铲拨弄几下，让红薯被草木灰均

匀包裹。喂完猪，母亲就下地干活去了。
这是煨红薯。“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

时他自美。”苏东坡的诗用在此处，恰当。“今
天碰上刘三姐，红薯落灶你该煨。”电影《刘三
姐》里的山歌这样唱，贴切。

每到天亮，我们四兄弟起床，拿火钳往灶
里一扒，红薯就滚出来了，香味扑鼻。我们剥
掉红薯皮，哈着热气吃，吃完了，身心舒泰，拍
拍手，背起书包，蹦跳着上学去。同时，又满
心期待“下一个天亮”，天亮后又有热乎乎、香
喷喷的煨红薯。

“为什么要把红薯放到草木灰里？”我
问。大人们总是笑着说：“怕红薯被偷走。”长
大了我才明白，红薯放草木灰里，可防潮，防
冻，防老鼠、蛀虫，说来还是储藏的智慧。

红薯冷灰储藏，热灰煨熟，香甜可口，让
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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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第二十条》观后

老家在北乡，每逢年底，父亲便
迫不及待地领着妈妈和我们四姊妹
回北乡去。于是，每年岁末随父亲回
老家便成了我们最兴奋的事儿。单
是可以在街头巷尾吃一顿面条或饺
子什么的，就足以让我们从年头盼到
年尾。

回老家，总得给乡里乡亲捎点什
么吧。父母便从微薄的工资中拿出
一部分，买了些礼物，父亲说：“难得
的，过年嘛。”可是，去乘车还得走两三
个小时坑坑洼洼的路，好在有邻居相
送，一根扁担把大包小包挑在两头，我
们便可空手上路了。赶到车站，往日

冷清的小站变得热闹非凡。客车徐徐
入站，人群潮水般涌向车身。文质彬
彬的车票检查员此时踮起脚尖，伸长
细小的脖子，扯着嘶哑的嗓子喊道：

“别挤别挤，一个个来！”但她的声音总
是刚叫出便又被人群的嘈杂声淹没。

起初，父亲不愿像别人那般将孩
子从窗口递进去，后来怕是没法子
了，一番思量后，他鼓起勇气，将我和
妹妹紧紧抱在怀里，双手一挥，我们
便像两只小猫般弓着腰，双手紧握窗
沿，滑入车内。站稳脚跟后，我们又
小心翼翼地将父亲递进来的包裹一
一放入车内。不久，父亲一手拉一
个，哥哥和姐姐鱼儿般从车门中游了
进来，而母亲则紧跟其后。

汽车颠簸了半天才到站，每次车
刚停就有父亲的朋友迎上来。我们
叫着叔叔阿姨，然后拘谨地藏在父
母身后。父亲有空便领我们看大街
小巷，那时，我才恍然觉得世界是那
么大，又是那样的神奇。

第二天夜幕降临时，我们乘坐的
车辆驶入墨染般的黑夜中，父母手持
手电筒，在熙攘的人群中焦急地寻找
前来接站的叔叔。我和妹妹常在车
上就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被棉
被包着，斜坐在箩筐里。箩筐随着走
路的步子摇晃，我和妹妹便在两头笑
闹着，像荡秋千。妈妈在一旁直叫：

“别闹！叔叔多难挑。”田间弯弯绕绕
的羊肠小道，时黑时亮的手电筒光，

回荡在田野里稚嫩的笑声，在记忆中
也充满了诗意和温情。

奇怪的是，父亲总能弄上几个彩
珠筒带回家，这成了我们唯一的娱乐
品。年夜，父亲叫上他的侄儿侄女，
在欢呼声里点燃这些简易烟花，细碎
的火花点缀着黑黝黝的夜，虽然那些
光焰与现在绚丽多姿的烟花无法相
比，但在我心里它同样充满魅力。

现如今，跟丈夫领着孩子回家过
年，我总会感叹生活的变化，也总会
忆起小时候随父亲回家过年的情
景。也许，人们盼过年，盼的并不是
过年的那一刻，而是即将过年的那一
种温馨快乐，追求的是匆忙中、辛苦
中充盈了幸福祥和的那一种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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